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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引言
　　重动句是指同一个动词在句子中带宾语并在宾语后重复出现、继而后接补语的句子，如:
　　(1)他喝酒喝得很多。
　　(2)他喝酒喝醉了。
已有的研究发现，有些重动句可以表达致使义，像例(2)的补语“醉”是由“喝”引起的结果，“喝”
致使“醉”这个结果产生。重动句并不都具有表达致使的功能，本文仅以表致使的重动句为
对象，探讨重动句在表致使义时的句式特征，从而明确这类句式所表达的语义重心。并通过
与其他致使句进行对比，进而探讨汉语表达致使语义的不同方式，以期对用重动句表达致使
的使用条件加以归纳。
Ⅱ　从补语的语义指向来看致使义的表达
１．致使结果体现的对象
　　重动句根据形式和语义的不同可以进行多种划分。从补语的类型来看，在形式上最明显
的是带“得”字和没有“得”字的两种形式。而从补语的成分来看又有结果补语、状态补语、
时间补语、及少数可能补语等多种类型。从语义角度来划分的话，主要关注动补结构项与主
语、动宾结构项之间的语义关系。唐翠菊(2001)将重动句分为致使性和非致使性两种，其主
要依据是能否变换成“VO把SV’C”格式，如原文的例子:
　　(3)他讲课讲得口干舌燥。à讲课把他讲得口干舌燥。(原文例句2a)
　　(4)他讲课讲得很棒。――>*讲课把他讲得很棒。　　(原文例句2b)
文中认为能够变换的是致使性重动句，并指出致使性重动句的补语只有结果和状态两种形式，
语义指向都是主语S。同时，该文认为“当S、V、O、C四项句法成分共现时，如果C是说明S
的，S、V、O、C最可能的配列方式就是重动句格式。”结论中说:“人们在论及重动句时一般
认为，重动句可以变换成‘把’字句1）或主谓谓语句。实际上，能变换成主谓谓语句、‘把’
1）	 这里的“把”字句是指“S把OV’C”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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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句的是部分非致使性重动句，而致使性重动句一般不能变换成‘把’	字句或主谓谓语句。”
这里涉及到了有关重动句研究的几个焦点问题，即补语的语义指向、与其他格式的异同、重
动句的选择条件。其中对补语的语义指向是S这一特征的归纳，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从实
际语料中我们发现，确实大量重动句的补语语义指向是S，可以说这是重动句最典型的句式
特征之一。但是也有补语的语义指向O或V，而指向O的重动句也有表示致使义的类型。如:
　　(5)她做饭做糊了，被婆婆骂了一顿。
结果补语“糊”指向O“饭”，是动作“做”导致的结果。但是如果按照唐翠菊(2001)的分类
方法这个句子就不能划为致使性的重动句，因为无法变换为“*做饭把她做糊了”。
　　我们认为把字句“她把饭做糊了。”能够成立就足以证明V的致使作用的实现，而能否变
换成“VO把SV’C”格式并不是区分致使性与非致使性重动句的依据，而应当是判断致使对
象是否是S的依据。换句话说，“S把OV’C”格式的致使结果体现在O上，而“VO把SV’C”格
式的致使结果则体现在S上。
２．非自主损益
　　陈忠(2012)对重动句从句子的功能角度进行了分类。共分ABCD四个大类，其中A类又分
为A1“非自主直接损益”(原文例句:打蚊子打累了)和A2“非自主牵连损益”(原文例句:炒
菜炒糊了)两个小类。从动作行为的结果偏离预期而造成S的非自主损益这个角度出发进行的
这种分类，重新处理了补语语义指向受事的情况，认为“此类重动句表示施事因受事或当事
的损益而‘无意’中连带遭受损益”，这一分析将致使结果统一引向了S。B类“因果估计”(原
文例句:他吃饭吃得满头大汗。)实际上是剔除了“他买车买贵了。”这种不含因果的句子，
可以看作是非自主损益的另一种类型。C类“惯常特征评估”(原文例句:他唱歌儿唱得好。)
与A、B两类不同，“不直接涉及受事或施事的遭遇，也没有意外、损益的含义”。D类“进程”
主要是时间补语(原文例句:打蚊子打了一夜)。可以看出，A类和B类有致使义，C、D类不含
致使义。
　　周红(2005)也指出“重动句中的致使结果倾向于指向使因事件的主体(致使者)”。	我们
认为非自主损益的提法比单纯从语义指向来分析，更好地揭示出了重动句表致使义时的特征。
从致使结果来看，可以说，重动句所表达的致使义是以S为主体的，S非自主的直接或间接损
益就是重动句所表达的致使结果。
　　已有多篇论文论及重动句表现的致使结果的偏离性2），具体体现在句子中通常是直接由
补语语义指向S显现出来，而间接损益的表达是如何实现的需要进一步考察。
2）	 	如项开喜(1997)〈汉语重动句式的功能研究〉(《中国语文》第4期);张旺熹(2002)〈重动结构的远距离因果关系动因〉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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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致使义的实现
１．小句叠加
　　孙红玲(2004)试图用量变的概念来描述致使性重动句。指出“致使性重动句表现的是一
个以‘常量→小量/大量→超常量→质变’为典型量变过程的量变图式。在致使性重动句中，
量变引起了质变,不同语义类的重动句凸显的是不同阶段的量变过程。”这样说来，重动句的
致使结果就是一个“质变”的结果，那么，在一个句子中具体是通过什么方式显现这种质变
的呢?
　　综合实际语料可以将重动句所表达的致使类型概括如下：
　　(6)他干活干累了，就会抽两袋烟歇一歇。
　　(7)晚上我吃饺子吃多了，直反胃。
　　(8)小徒弟裁衣服裁小了，吓得够呛。
　　以上3例都是带结果补语的情况，都表示S的非自主损益的被致使结果，不同的是，各句
通过补语所涉及的不同语义指向来实现致使:
　　他干活+他累了；
　　我吃饺子+吃多了；
　　小徒弟裁衣服+衣服小了
不管是指向S还是V或是O，结果补语必须从基本型SVO中选取一项，并以其为对象加以叙述，
可以说重动句用结果补语表示致使的手段就是基本型与后补小句的叠加，受语言的经济原则
的制约，同义合并而成为一个句子。补语的选项在理论上是自由的，可以任选S、V、O的任
何一项，只要语义搭配合格就能成立。正因为如此，“张三追李四追累了。”既可能是S张三累了，
也可能是O李四累了。3）
　　致使性重动句还有带“得”字的类型：
　　(9)他干活干得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10)我吃饺子吃得胃疼。
　　(11)小徒弟裁衣服裁得太小了。
用“得”字的重动句有很多表示评估，比如“他说汉语说得很好。”只是对动词所达到的程
度进行评价，“得”的作用之一是为了区别宾语。致使也可以说是动词所达到的程度的一种，
只不过是用新出现的一个客观事实来说明。从补语的语义指向来看：
　　他干活+他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我吃饺子+我胃疼；
　　小徒弟裁衣服+衣服太小了
与不带“得”字的致使句相比较可以发现，带“得”字的致使性重动句没有补语语义指向V
3）	 	不过，唐翠菊(2001)的问卷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选择张三累了，认为有歧义的人寥寥无几。我们认为这跟主语
最容易成为话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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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理论上不管是否带“得”字，补语的语义都可以指向S、V、O的任意一项。但是，带“得”
字的补语是用一个客观事实的出现来说明致使结果的实现，即使是要说明的目标设定在V，
如例(10)可以理解为用“胃疼”这个新情况的出现来说明“吃多了”，势必最终还是落实在
用名词性的S或O的变化来体现结果，这样一来就没有语义指向V的可能。
　　实际上包括语义指向V的补语如“吃多了”，整个句子的致使义也还是通过S的损益即S的
变化来实现的，所以可以说仍然是通过一个名词性成分的变化来具体体现致使结果。
　　还有一种致使义的重动句更直接地用一个新情况的出现来显现致使的结果:
　　(12)她扫地扫出了一个戒指。
　　(13)你干工作干出了成绩，当然要表扬。
　　(14)没想到她嫁人嫁到美国去了，再也见不着了。
　　对于例(12)这种句子，孙红玲(2004)指出“在这类重动句中，质变不是由量变引起的，
所以不存在量变过程。”句子的补语指向动词，用一个偶然出现的事物来显现动词的致使结果。
不过这种意外性仍然可以说是表示S的非自主损益，从这个角度看和其他的致使义重动句有
共同特征。
　　用“出”引出的新情况大部分是像例(12)这种意料之外的结果，不过也还有表示目标达
成的情况，如例(13)，出成绩是干工作积累的结果，明显存在一个量变的过程。用“到”也
类似，既可以有意外的结果，如例(14)，也可以是目标达成：
　　(15)她总算如愿以偿，嫁人嫁到美国去了。
不过即使是表示目标达成，也未必一定存在量变的过程。例(15)也可以理解为因为嫁人所以
她到美国去了，只表示因果而已。
　　以上例句分析显示，重动句的致使义是通过小句叠加之后、由补语所叙述的一个客观情
况的出现来实现的，这个新情况多是以S所发生的变化来具体显现，也有补语的语义脱离S、
O而以“出/到”等动词介引出来的新情况。
２．动词重复的功用
　　虽然可以说重动句是小句叠加而构成的，但是如果按照经济原则来组合的话，相同的动
词应该只用一次，如可以合并为“我吃多了饺子/小徒弟裁小了衣服”而不需要重复动词，
这无疑是更省力的方式。那么为什么相同动词会重复出现，动词重复有何功用呢?对此有很
多学者做了解释。
２．１从信息安排准则的制约来看
　　有观点认为第二个动词及其动补结构是语义重心，重复动词是由于动词后重要信息单位
只能有一个这个信息安排准则制约，为了避免宾补同时出现在动词后，只好重复动词。这种
解释虽然指出了重动句将语义焦点置后、并保证了动词后出现一个重要信息的句式特征，但
符合这个准则的并不只限于重动句，如“衣服洗干净了。”不仅在信息安排上遵守准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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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更简洁省力。当然“衣服洗干净了。”没有出现施事，所传递的信息量比重动句少。不过，
即使在句子中给施事提供主语位置，也仍然可以不用重复动词而遵守信息安排准则，如“她
把衣服洗干净了。”
２．２从第一个动词的功用来看
　　比起“衣服洗干净了。/她把衣服洗干净了。”,动词重复的句式“她洗衣服洗干净了。”
合格度要低得多。这样的语言事实使认为重动句表示超常量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不过为什
么需要同一个动词重复使用才能表达出超常量?对于这一点，一种看法是第一个动词为表示
超常量的而重复的第二个动词“提供常量参照”4）。但是，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超常量
(即本文采用的S的非自主损益)是通过名词性的S或O的变化实现的，那么只要有补语出现就
能显示出动词所产生的量是否超常，而不必存在参照量。比如“我吃多了。/我吃得胃疼。/
我吃到嗓子眼儿了。”都可以表达超常量，不用提供常量参照。
２．３从背景信息的角度来看
　　对第一个动词的功用还有一种观点是，认为第一个动词带上宾语提供了一个背景，用来
说明由第二个重复动词所产生的结果的原因。陈忠(2012)说“同一个动词重复出现带来的前
后形式关联蕴含内在因果关系。后一个VP作为结果补语，前一个VP倾向被识解为‘使因’，
尤其是施事和后边关涉的当事具有领属或‘整体-部分’等利益攸关关系，会激活和强化重
复动词之间的‘使因－结果’关系，迫使其识解为因果关系。”实际上只要存在结果就一定
存在原因，“衣服洗干净了。”虽然没有重复动词，但“衣服干净了”的结果是由“洗”的动
作行为带来的，不需要用重复动词的手段就会自然发生使因-结果的联想。再比如例(14)，
即使单说“她嫁到美国去了”由于动词“嫁”的出现，已经把“她到美国去了”的原因表述
清楚了，虽然“她嫁人嫁到美国去了。”前半部的动宾结构可以理解为后半部的补语的原因，
但这并不能说是重复动词的目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重动句重复动词确实有将焦点保证在句子末尾出现、引入第一
个动词并为第二个重复动词提供常量参照、第一个动词及其宾语为第二个重复动词设定背景、
解释原因等多种功能，但这些功能都不是唯有且仅有使用重复动词这一手段才可以达成的，
说是重动句的本质特征似乎还有待商榷。
Ⅳ　用重动句表达致使义的句法语义条件
１．对补语的要求
　　以动词为对象进行描述，可以考虑不外乎两大类：叙述动作行为的原因/目的等外在因
素；叙述动作行为的时间/地点/方式/施事/产生的后果(有时有受事)等内在因素。前者不存
在也可以进行动作行为，因此不是必要条件；而后者只要有动作行为发生就必然伴随这些内
4）	 转引自杨玉玲(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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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素，是必要条件。由于方式一定是在动作行为的进程中，那么施事的新变化、受事的变
化、与施受无关的一个新情况的出现就是动作行为带来的结果。比如“他吃饭”这个行为发
生后，由“吃”带来的结果无非就是“他饱了”(施事的变化)、“饭没了”(受事的变化)、“发
现饭里有沙子”(与施受无关的一个新情况的出现)这三种可能。分别用最简洁的方式来表述
的话，第一种可以用结果补语“他吃饱饭了。”来叙述，第二种通常选择受事占据主语位置
的“饭都吃完了。”这种结果补语句。而对于第三种要用一个句子把这几个信息都传递出去
就会选择“他吃饭吃出了沙子。”这种重动句。
　　表达在进行某事的时候出现了另一个新情况，也可以不用重动句，如：
　　(16)他骑马摔断了腿。
　　(17)她做饭烫了手。
　　以上两个句子相同动词只使用一次，句子后半部的结果都指向S，动宾结构与结果之间
的语义关系可以有两种解读。一个是动宾结构是后边结果发生的时间，另一个是发生的原因。
变换为重动句:
　　(16)’他骑马骑断了腿。??
　　(17)’她做饭做烫了手。??　　
感觉都不太自然。理由首先可以考虑跟动补搭配有关系。郭继懋	王红旗(2001)指出，“粘合
式述补结构对于使动性高低有比较严格的要求”，“粘合式述补结构的述语比补语要求有更高
的使动性”，比如可以用组合式述补结构“气得我骂了街”，却不能说“气骂了”，是因为补
语动词“骂”的使动性比述语动词“气”的使动性高。按照这个观点，例(16)的述语动词“骑”
比补语“断”的使动性高，例(17)的述语动词“做”也比补语“烫”的使动性高，应该是合
格的，但事实上却没有人这么说。另一个可以考虑的理由是，在语义搭配上不用“得”的粘
合式动补结构的结果必须是“规约性”的，比如“杀”与其结果“死”同属于一个“命题认
知模式”5），能够自然联想出来。“做”和“烫”、“骑”和“断”之间无法发生自然联想，不
属于同一个命题认知模式，所以不能用粘合式结构链接。
　　组合式述补结构可以用来表述偶发性结果，那么加上“得”以后的重动句：
　　(16)”他骑马骑得断了腿。?
　　(17)”她做饭做得烫了手。?
合格度仍然不高。这说明动宾结构和动补结构之间没有足够的因果关系。因为即使是偶发性
的结果也是跟动词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如果在补语中把结果和作为原因的直接动词联系起来，
句子的合格度就会提高:
　　(18)他骑马骑得摔断了腿。
补语部分加入直接原因“摔”，使“摔断了腿”作为一个整体来体现结果的实现，这样就避
免了与谓语动词搭配不当的矛盾。
5）	 这个提法转引自郭继懋	王红旗(2001)，详见张敏(1998)《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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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有异曲同工之效的方法是，在补语部分出现一个小句:
　　(19)她做饭做得手上都是烫伤。
用“手上都是烫伤”这个另起的事件句来做结果，切断了必须跟动词“做”搭配的不便。
　　这样看来，用组合式动补结构重动句时，补语部分如果出现了除了S、O以外的第三个名
词性成分，就必须是个独立的整体，具体方式或者是由直接原因动词引领的结果补语结构，
抑或是一个主谓结构。
　　如果是粘合式动补结构的话，就跟不用重动句时条件一样，只要符合使动性高低的要求、
动词和补语为同一命题认知模式，句子就能成立：
　　(20)他砍树砍断了斧子，还差点儿伤着自己。
　　没有第三个名词出现时，用重动句表达致使义的句子都是粘合式动补结构:
　　(21)他上班上烦了，真想请假去哪儿玩儿玩儿。
　　(22)她唱歌唱红了，一下子成了大明星。
上文中已提到，补语的语义指向可以任指S、V、O的任何一项，但重动句的补语以语义指向S
的较为多见。
２．对宾语的要求
　　对比以下三个句子，可以看到结果补语后出现的宾语有些特殊:
　　(23)他喝醉酒了。
　　(24)他喝醉啤酒了。X
　　(25)他喝啤酒喝醉了。
　　宋文辉(2007)运用概念凸显(salient)理论6）来解释以上三个例句。不同句法位置对各自
的凸显程度有诸多限制，“凸显的概念成分与凸显的句法位置匹配”，“自动动结式后的位置
凸显程度比较低，只能出现‘酒’这种凸显程度低的概念成分，不能出现‘啤酒’这样的凸
显程度高的概念成分。”所以例(24)不成立，而(23)可以。对于例(25)宋文辉(2007)的观点是，	
“这说明重动宾语位置比自动动结式之后的位置凸显。”“当动结式的概念结构中主事件和副
事件的联系的可预测性非常低的时候，句子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为了降低这种困难，往往需
要把副事件显现出来，这样就形成了重动句的形式。”重动句宾语位置更凸显这一点，无疑
通过以上三例确实可以证明很有说服力。其有关主副事件的观点涉及到重动句的成立动因，
与上文2．3提到的背景信息的观点有相通之处。
　　对于重动句宾语曾有观点认为不能是定指成分，必须是无标记的。但王灿龙(1999)明确
指出，“重动句的宾语是相对开放的，重动句的生成并不取决于宾语的有无标记及定指和无指，
只要语义上匹配、协调，各种形式的宾语都能进入重动句”。从事实语料中也能看到类似“啤
酒”这样的定指成分充当重动句宾语的句子。要讨论的是，宾语是定指或无指对整个句子的
6）	 宋文辉(2007)	的定义为“所谓凸显就是在认知上被注意的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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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焦点有何影响。
　　(26)他看小说看得入迷，忘了时间。
　　(27)他一个小学生，竟然能看古典小说看得入了迷。
　　单说一个无标记的“小说”当宾语时，句子末尾出现的结果补语“入迷”是语义焦点所
在。而用有标记的“古典+小说”作宾语，就有可能改变焦点位置，使宾语部分成为整个句
子所要传递的语义焦点。
　　众所周知，汉语的自然焦点在句子末尾，而通过改变语序、使用某些标记(如“是……的”)、
增加描写限定成分等方法(还包括语音手段)，都可以设定对比焦点。例(27)的自然焦点仍然
是补语“入了迷”，而带有限定成分的宾语是对比焦点，而对比焦点也可以成为整个句子的
信息焦点。
　　从语义焦点的不同来看，动词是否重复会形成不同的语义焦点，进而对句子的语义产生
影响:
　　(28)他唱红了这首歌。
　　(29)他这首歌唱红了。
　　(30)他唱歌唱红了。
　　(31)他唱歌红了。
例(28)和(29)的“红了”都指向“这首歌”。不同的是，“这首歌”占据句子末尾的自然焦点
出现的位置，但由于补语的出现，动补结构的信息量超过主语和宾语，句子的语义重心从句
子末尾移动到了动补结构上，“唱红了”是句子的语义重心。例(29)中信息量最大的动补结
构正好位于句子末尾的自然焦点位置，可是由于改变了宾语的位置，语序的变化加上“这首”
的限定使整个句子的语义重心最终落实在“这首歌”上。两个句子比较起来，(28)突出他独
特的唱法使这首歌广为人知，而(29)则凸显他的歌唱生涯中一枝独秀地有这样一首歌。重动
句(30)的补语指向S，“他红了”，与例(31)相同。不同的是，重动句(30)的谓语动词是“唱”，
在宾语是无标记的情况下，信息量很少，句子的语义重心就是自然焦点即补语“红了”。并
且由于同一个句子里出现两次同样的动词，位置由宾语隔开而呈首尾，同时结果补语因为有
了“结果”，	重复出现的动词作为引发结果补语的动词很容易被扫描为事件终点，这样一来
就形成了从动作行为始点至终点的一个“过程”，句子就有了终于达成的含义，补语所表示
的结果是他唱歌这个行为积累的逐渐达到的结果。而例(31)“他红了”构成主谓关系，“唱歌”
解释“红了”的原因，可以看作是个状语成分，这个状语成分作为对比焦点，容易成为句子
的信息焦点。7）句子在整体上没有重动句那样的积累过程，可以是逐渐达到的结果，也不排
除瞬间致使的结果。
　　通过以上四个例句的对比，可以发现，如果要将补语的语义指向引向S，可以考虑的是
重动句或是动宾结构充当状语的因果关系句。而二者相比，重动句表达的信息量大，不仅指
7）	 当然，语境和重音可以改变对比焦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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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因果关系，还可以反映事件的起始。当然，谓语动词本身的特征也影响是否有明显的过
程，比如上文中的一些例句(她嫁人嫁到美国去了)就是表示因果关系的。还有一点不同，就
是用动宾结构作状语的因果关系句，在链接更多情报时只能用粘合式补语:
　　(32)她唱歌红遍了大江南北。
而重动句的链接方式更加自由:
　　(33)她唱歌唱得红遍了大江南北。
　　(34)她唱歌唱得没有人不知道她。
　　(35)她唱歌唱红了大江南北。
既可以用组合式也可以用粘合式，对词语的选择更加自由，这影响了语用程度，而更便利的
方式当然会被优选。
Ⅴ　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的重动句补语和宾语的特征，特别是补语语义指向与主语和宾语的关系，
可以说，致使义重动句为了通过补语来表达S的非自主损益，要尽可能将补语这个语义重心
放在句子末尾的自然焦点位置上。而要同时达到语义指向S并且补语位于句子末尾这两个目
的，只能使用动词重复或将动宾结构作状语的因果句这两个方法。由于前者的链接功能高于
后者，最终重动句被选择为最佳方式。当用重动句链接除了S、O以外的第三个名词时，虽然
既可以用粘合式补语(他砍树砍断了斧子。)，也可以用组合式补语(他砍树砍得斧子都断了。)，
但用组合补语时必须保证补语的独立事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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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义重动句的语义辨析
田　　　　　禾
　　本文以表致使的重动句为对象，探讨重动句在表致使义时的句式特征，从而明确这类句
式所表达的语义重心。并通过与其他致使句进行对比，进而探讨汉语表达致使语义的不同方
式，以期对用重动句表达致使的使用条件加以归纳。
　　首先从致使结果体现的对象的角度入手，认为重动句所表达的致使义是以S为主体的，S
非自主的直接或间接损益就是重动句所表达的致使结果。其次通过各类致使义重动句的比较，
认为重动句的致使义是通过小句叠加之后、由补语所叙述的一个客观情况的出现来实现的，
这个新情况多是以S所发生的变化来具体显现，也有补语的语义脱离S、O而以“出/到”等动
词介引出来的新情况。归纳了对动词重复的功用，指出重动句重复动词确实有将焦点保证在
句子末尾出现、引入第一个动词并为第二个重复动词提供常量参照、第一个动词及其宾语为
第二个重复动词设定背景、解释原因等多种功能，但这些功能都不是唯有且仅有使用重复动
词这一手段才可以达成的，说是重动句的本质特征似乎还有待商榷。最后运用焦点理论及语
言的经济原则，得出的结论是:致使义重动句为了通过补语来表达S的非自主损益，尽可能将
补语这个语义重心放在句子末尾的自然焦点位置上。而要同时达到语义指向S并且补语位于
句子末尾这两个目的，只能使用动词重复或将动宾结构作状语的因果句这两个方法。由于前
者的链接功能高于后者，最终重动句被选择为最佳方式。当用重动句链接除了S、O以外的第
三个名词时，虽然既可以用粘合式补语(他砍树砍断了斧子。)，也可以用组合式补语(他砍树
砍得斧子都断了。)，但用组合补语时必须保证补语的独立事件性。
